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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 饿 的郭 素 娥

路 翎

    在铁工房的平坦的屋脊上，白汽从蒸汽锤机的上了锈的

白铁管里猛烈地发着尖锐的断声喷出来;夜快深的时候，一

切都寂静了，只有那大铁锤的急速而沉重的敲击声传得很

远。深秋的月亮在山佳里沉静地照耀着。

    和铁工房并列的较大的一座同样长方形的灰屋子是机器

房;它的工作已经停止，车床和钻眼机在被昏暗的灯光所照

耀的油污的烟雾里沉闷地蹲伏着，闪着因烟雾的凝聚和滚动

而稍稍浮幻的严冷的光辉。刚刚下九点钟的晚班。年青力壮

而且也愿意竭力忘去灰暗的生活，在这样清爽的夜晚寻一些

准备带给沉重的睡眠的肉体的愉快的机器工人，这时候散在

两列屋子之间的广场上，以坚毅而轻松的姿势打着太极拳，

一面在嘴里轻微地吹啸，交换着温和的咒骂和友谊的粗野的

玩笑。张振山从机器房里走出来了。他对散在广场上的人的

娱乐显得漠不关心，仅仅以一种望向河流的暖昧的彼岸似的

眼光瞥了一下最前面一个人的努力张着大嘴的圆脸。他的宽

肩的笨重的躯体，在正前面的机电房窗媚上的灯光的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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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移动得异常迅速，而且带着一些隐秘意味。有一个瘦小

的身体丛房屋的平整而稀薄的暗影里弯着腰跃上两步，截住
他，用羡嫉的恶意的小声喊:

    “张振山，又去了!”

    张振山像碰在墙壁上一般突然停住脚，狠毒的嗅着鼻

子，瞪了这瘦小的人形一眼。但在跃上一个小土丘之后，他

又因为某种想头而回过头来，用那种像从空木桶里发出来的
深沉的抑制的大声回答:

    “小狗种，杨福成，我明天请你喝一杯，”

    被叫做杨福成的干瘦的汉子发出了一声兴奋而又惶惑的

大笑。但当他困恼于不能从一瞬间突然交进的各种情绪里，

反射出一句对对方讲是十分恰当的话的时候，张振山已经越

过土丘，钻到一丛矮棚里去了。他酸酸地吐了一口口水，屈

辱似地烦恼地搔着肮脏的厚发，以后就在破工服上擦擦手，

把手摊开，神经质地做了一个表示空无所有的姿势。连打拳

的兴致都没有了，他叹了一口气，独自走到工人澡堂侧的小

酒摊面前，一面用手在荷包里摸索。二

    现在，铁工房的打铁的声音和蒸汽的f}f声也静止了。张

振山顺着峭陡的小路爬上山颠，经过矿洞的风眼厂，弯到一
个丛生着杂木的山坳里去。在一座破旧的瓦屋背后，他寻着

了猪栏旁边的他已经很熟悉的一块长石头，坐下来，开始抽

烟，等待着十点钟的上夜工的汽笛。

    在隔着一个圆顶的土峰的右边山脚下，是闪耀着灯火的

环节的卸煤台，是精疲力尽的劳动世界— 是张振山的生命

里的最富裕的一部分，而在他所面对着的左边遥远的山脚

下，那些宁静地映着月光的水田，那些以虔诚的额对着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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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山峦，那些充满芬芳的暗影的幽谷，却使他皱起嘴唇，

感到陌生的甜适、焦灼和嫉妒。他用这样的姿势坐在这里现
在是第六次了;在十点钟的汽笛拉了以后，像一匹野兽一般

扑到面前这瓦屋里去，现在是第五次了。

    ··⋯刘寿春，那个患着气管炎的鸦片鬼在门前的小土坪

上谁也听不清楚地咒骂了几句以后，就摸索着通到风眼厂的

小路，下到矿区里去。送着他的，是他的女人郭素娥从屋子

里发出来的一声怨毒而疲乏的叹息。张振山推开了门，把结

实的身躯显现在微弱的灯光里。

    “我来了。”走到桌边，他耸一耸肩膀，露出一个坚定的
微笑，说。

    郭素娥睁大修长的疲倦的眼睛望着他，仿佛他是一个陌

生人似的。但是当她掷一掷头发，把手下意识地抬到脸上去

时，这眼睛里就一瞬间被一种苦闷而又欢乐的强烈的火焰所

燃亮。她迅速地站起来，走到门边，扯起敞开一半的上衣的
里幅揖鼻涕，然后又用手揩掉，一面向门外探望着。

    张振山露出洁白的大牙齿，以仿佛檬着烟火的眼睛贪婪
地瞧着女人的露出在衣服里的，褐色的大而坚实的乳房。

    “他下去了。”扶着门，郭素娥嘶哑地说，然后俯下头。

在乱发的云里，她的脸突然欢乐地灼红了。

    张振山在小屋子里笨重地跳姗着。在关上门的时候，他

抓住了扶在门边上的女人的发烫的手，猛然地掷了一下，然

后又把她的整个的躯体拉拢来。

    “怎么办呢?”郭素娥战栗地问。

    “就这样办!”

    在这粗野的回答之后的一秒钟，屋子里的仅有一根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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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灯就被张振山的大手所扑熄。灰色的阴影在战栗，郭素

娥发出了 一声梦幻似的狂乱而稍稍带着恐惧的呜咽。

    郭素娥是陕南人。父亲顽固而贪欲，因此也极能劳作。

他用各种方法获取财物，扩充他的薄痔的砂地，但一次持续

的可怕的饥谨，终于把他们从自己的上地驱逐了出来。就在

郭素娥以后住的这山丛里，他们又遭遇了匪。父亲因为拼命

保护自己的几件金饰，便不再顾及女儿，向山谷里逃去，以

后便不知下落了。郭素娥，在那时候是强悍而又美丽的农家

姑娘。她逃避了伤害，独自凄苦地向东南漂流。但她绕不出

这丛山，在山里惊惶地兜了好几天之后，她才发觉自己还是

差不多在原来的地方。她饥饿，用流血的手指挖掘观音泥，

而就在观音泥的小土窟旁边，她绝望地昏倒了。 二两天

后、她被一个中年的男子所收留，成了他的捡来的女人。

    刘寿春比她大二十四岁，而且厉害地抽着鸦片。在那时

候，他是还有一份颇有希望的田地的。他是还能够抢到一些

包谷，足以应付饥荒，在乡人们面前夸耀的，但五年之后，

便一切全精光了。郭素娥现在远离了故乡和亲人，堕在深渊

里了;她明白了她自己的欲望，明白了她的平凡的生活的险
恶了。

    四年前，工I一在原来的土窟区里，在山下面建立了起

来，周围乡村的生活逐渐发生了缓慢的波动，而使这波动聚

成一个大浪的，是战争的骚扰。厌倦于饥懂和观音泥的农村

少年们，过别一样的生活的机会多祝来了。厌倦干鸦片鬼的

郭素娥，也带着最热切的最痛苦的注意，凝视着山下的嚣张

的矿区，凝视着人们向它走去，在它那里进行战争的城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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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远方走去。

    她开始不理会丈夫，让他去到处骗钱抽烟，自己在厂区

里摆起香烟摊子来。她是有着渺茫而狂妄的目的，而且对于

这目的敢于大胆而坚强地向自己承认的。— 在香烟摊子后

面坐着的时候，她的脸焦灼地烧红，她的修长的青色眼睛带

着一种赤裸裸的欲望与期许，是淫荡的。

    终于那些她所渴望的机器工人里面的最出色的一个，张

振山，走进她的世界里面来了。这是异常简单的:在探知了

她的丈夫是一个衰老的鸦片鬼时，他便介绍他到矿里来做夜

工，就在鸦片鬼来上工的第一夜里，他在山巅的小屋子里出

现了。当然，女人没有拒绝。

    现在，郭素娥热切地把她的鼻子埋在这男人的强壮的、

濡着汗液的胸膛里;狂嗅着从男人的隔脚窝里喷出来的酸辣

而闷苦的热气。她的赤裸的腿蜷曲地在对方的多毛的腿边，
抽搐着;她的心房一瞬间沉在一种半睡眠的梦幻的安宁里，

一瞬间又狂热地博动，使她的身体颤抖，仿佛她只有在这一

瞬间才得到生活，— 仿佛她的生活以前是没有想到会被激

发的黑暗的昏睡，以后则是不可避免的破裂与熄灭似的。

    “到冬天··⋯我们就不能了;冬天⋯⋯”她的嘴唇在张

振山的胸肌上滑动，送出迷荡的热气。“冬天老鸦片鬼总生

病，不会上班二 要是给人家知道了，好在⋯ ”她的手狂

迷地抓住了张振山底肩头。“你带我·⋯走吧⋯⋯”

    张振山笨重地转了一下身体，用大手攫住郭素娥的乳

房，随后，便像马一般地喷出鼻息，喃喃地用深而阔的声

音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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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这些。冬天，有冬天的法子。”

    他激烈但是短促地笑了一声，眼睛里泛起青绿色的光，

从鼻尖上望着郭素娥。

    “我没有办法了。”郭素娥失望地说，声音是沉闷的;而

且像堕失到泥土里去似的，这声音在最后突然停止。“你是

个怎样的人呢?”沉默了一下之后，她突然提高了她的枯燥

的嗓音，间。接着便稍稍地坐起来，摸索着衣服。

    “不要穿。呸，羞吗?”张振山带着温和的讽刺说，一面

向地上吐着口水。

    “你，你，哼、你!”女人敲着多肉的手。“你，我想过，

也是一个无赖的恶人1我是娥子吗?”她把衣服蒙住脸，最

后一句话是从衣服里窒闷地说出来的。

    张振山扯去了她的衣服，用臂肘撑着上身。

    “我问你。我这个人也有些好的地方吗?”在黑暗里，他

严厉地皱起眉头。

    郭素娥不解地怨恨地望着他。

    “我晓得?”接着她说。“我问这些干啥子?··⋯ 你懂得

我还想什么?我蹲在这里八九年了;小时候，做梦都不知道

有这条山，有你们这些人哩。一辈子可以没闲话地过完⋯⋯

现在哪，啥子都没有了。”她的手在黑暗中抓扑，她的干燥

的声音摇曳着，逐渐渗进了一种梦幻的调子。“我时常想一

个人逃走，哦，到城里去。到城里，死了也干净，算了。

  ·哦，我不想再回家啦!没有亲人， ⋯ ”她突然昂起

头，破裂地叫了出来，但立刻，她的尖利的声音又变成了柔

软而急促的耳语，“你，你也是个无聊的人·

    张振山弯过硬手去搔着背脊，烦燥地沉默着，皱起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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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望着激动的郭素娥，— 望着她的在灰绿的微光里急

速颤动着的、赤裸的胸，她的在空中恼恨地像要撕碎障碍着

她的幸福的东西似地，激烈地抓扑着的白色的手，和她的埋

在暗影里，漾着潮湿的光波的眼睛。一 他狡猾而讥刺地望

着，一面用手指拧着光滑的唇皮。但是当他把手伸向女人的
胸膛去的时候，他就恼怒起来，半途掣回手，，握成一个威

胁的拳头。他为什么要屈服在这小屋子里呢?他为什么要让
一个女人批评他，并且告诉他，他应该怎样做，贬抑他的性

格的恶毒的光辉呢?

    “呀呀，弥不晓得。”他冷淡地说，装出一种疲乏的样子

吐着痰。“穿上你的裤子吧。”

    “你是哪里人?”郭素娥突然间。

    “问家谱吗?江苏。”他重重地跃下床来。
    “你现在好多钱一个月?”

    “没有打听过吗?”摩擦了一下手掌之后他又间，用一种

粗暴的声调，“你要钱吗?”

    “我— 要!”郭素娥同样粗暴地，怨恨地回答。

    张振山惊愕地耸了一耸肩膀。他没有想到他会遭到这样

的敌手，他没有想到郭素娥会有这样的相貌的。当郭素娥向

他叙说她的热望的时候，他避开她的真切，认为只要是一个

女人，总会这么说;但是当她怨恨地，以一种包含着权威的

赤裸裸的声调说出 “我— 要”来的时候，他却惊讶，以为

除了裱子以外，一个女人是决不会这么说的了。而郭素娥，

能够坦白地怨恨和希冀，能够赤裸裸地使用权威，决不是妓

女，是明明白白的事。

    他现在仿佛又听见了她的热烈的叙说，而且仿佛他自己



施放的烟幕已经被疾风吹散，再要认为一个女人总会对她所

要求的男人这么说，是不可能的了。他在肩上偏着硕大的

头，从暖昧的光线里向披着衣服的郭素娥凝望着。一瞬间，

在他的内部的某个遥远的角落里，有一种他所陌生的东西震

动了一下。他甩着肩上的衣服，垂下手来，缓缓地从齿缝里

叹了一口气。

    “我的钱花到下一个月去了。这是一种很乐意的过活

呀，”他这一次把他的讽刺的毒芒对着自己。“喝一杯，请

客，赌一局 不过我们本来就不多。 二那些裱子操的老

板才多呢。二 ”他本来想接着说 “你找一个老板吧!”但

是这句话从他的干裂的唇间化成一个激烈的吹啸曳到空中

去了。

    他带着一种有些滑稽的亲切走向郭素娥，楼抱了她。

    “你很不错呢。”他嘶哑地说，摸索着她的身体。

    郭素娥打了一个寒战，挣脱他，扣紧了衣服，向门边走

去。在打开了的门框中间，深夜的凉风将清丽的月光吹在女

人的灼热的肉体上。张振山挨着女人的肩走出了屋子。站在

土坪中间，向远远的山坡上的萦绕着雾蔼的肃穆的松林凝视

着。但是当他恼怒地触着了裤袋里的两张纸币，转回身子

来，预备把它交给女人的时候，屋门已经关上了。

    他在门上狠狠地捶了一拳。

    “你还不走i人家听见了矿”在门缝里探出头来的女人小

声说，但是在她的声音里含有一种不可解的希望，和一种不

可思议的对自己的话的否认;她的声调使人家暖昧地觉得，

当她这么说的时候，她只是表明着与她的话完全相反的意思

而 已。



    “拿去吧。”张振山在奇异地望了她一眼之后，把二十块

钱递了过去。一分钟之后，他的庞大的强壮的身影隐没在隔

开这小屋与矿洞的风眼厂的，孤独地长着两株小杉树的山坡

后面了。郭素娥苦痛地叹了一口气，关上了屋门。

    当她在窗洞前借着灰绿色的月光窥看着两张纸币的时

候，她的牙齿在嘴唇间露出，激烈地磕响了起来。

    “你说，这两张纸是啥意思呀!”把纸币捏在发汗的手掌

里，她望着窗洞外的晶莹的天空，发出了她的沉默的狂叫。

    张振山，有着一副紫褐色的、在紧张的颊肉上散布着几

大粒红色酒刺的宽阔的脸，它的轮廓是粗笨而且呆板的，但

这粗笨与呆板在加上了一只上端尖削的大鼻翼的鼻子，和一

对深灰色的明亮而又阴暗的眼睛之后，就变成了刚惶和狞

猛。有时候他的薄而锋利的嘴唇微张，露出洁白的大门牙，

眼光变得更鲜明的灰暗，流露出一种狡猾、顽劣、嘲弄的微

笑，像一个恶作剧的天才似的，但另一个时候，这些狡猾和

顽劣都突然隐去，他的嘴唇严刻地紧闭，鼻子弯曲，他的更

主要的特性:恶毒的藐视，严冷的憎恨就在他的收缩起来的

脸上以一种冷然的钢灰色照耀着，使得人家难以忍受了。

    这是一个以武汉的卖报童开始，从五岁起就在中国的剧

变着的大城市里浪荡的人。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的穷苦的双

亲是怎样死去，他是怎样变成一个乖决的流浪儿的;他更不

能记清楚在整个的少年时期他曾经干过多少种职业，遭遇过

多少险恶的事。记忆的黯淡的微光所能照耀得到的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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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已经阅历过短兵相接的战争，刑场，狂暴的火灾，做

过小侦探，挨过毒打和监禁，成为一个虎视耽耽、充满着盲

目的兽欲和复仇的决心的少年了。一九二九年，当他十三岁

的时候，他和一群年轻的工人、农民从湖南逃了出来，以

后，在夏天里，他目睹了曾经和他穿着同样的军服的、这些

年长的伙伴们死去了。在酷热的深夜里，当空场上所有的人

全散去之后，他狗一般地甸旬着他的强壮的小身躯，爬近尸

首，在他们身上摸索，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喃喃地咬着牙

齿说·

    “我明天就回湖南去·;·’，
    但他并没有去成。没有多久，他走进了一家机器工厂，

成为一个学徒了。他之所以能够握了多少年，没有逃开那个

乌烟瘴气的工厂，是因为那里有好几个他的患难的伙伴，他

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认字，得到了使他能够认为满足的各种知
识，而生活知识的增长使他逐渐地懂得了克制自己，学习一

种技术的必要，使他懂得了用怎样的一种眼光来回顾火辣的

过去，和应该带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倾向来使自己生长。

    但这里还有一着重要的棋。五年后，伙伴逐渐走散，他

也离开了。毒恶的倾向在他身上原来就那样的猛烈，一回到

浪荡的生活里来，一失去了劳动的强有力的支撑和抗争的主

要标的，就变得更加难以管束了。离开工厂是因为认为自已

已经羽毛丰满，不应该再低下地受损害，— 主要的是因为

一个伙伴的不幸的遭遇，因此，是带着极大的仇恨心的。这

仇恨像疮疖里的脓一样需要破裂地、疼痛地流泄;他杀死了

一个追踪他的伙伴的便衣打手。

    这是在黑夜的江边用尖刀干的。发烫的血溅满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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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而整个一夜，一直到灰色的严厉的黎明，他遥望着睡眠

的城市的闪烁的灯光，在郊外漂泊。他杀了人了!这是一种

最无知的、最疯狂的杀!但是怎样呢?他没有胜利。

    城市在安详地昏堕地睡眠，带着它的淫荡和凶残。它不

可动摇地在江岸蹲伏着。对于它，年轻的张振山，是显得如

何的渺小!他能够移动它的一根脚指么?

    以后，他带着要过一种强烈的公众生活的愿望到上海去

了。但他不能满足;因为这，他就更渴望于获得知识，更渴

望于自己的凶狠恶毒。而这也就在内心里生成了一种疑虑，

一种生怕会贬抑自己的个性的芒刺的疑虑— 这便是他在对

日本的战争一开始，为什么不循着他少年时代的路，到战争

里去，到另一个地方去，而终于到四川来，在这个工厂里暂

对蹲下去的原因。

    他在工人里面，因为他的能力，因为曾经是他的师傅的

总管器重他，有着优越的地位。无疑的，他是酷爱这种地位

的;但他把他的酷爱认为是一种可恶的弱点，所以假如有人

像对待工头一样来对待他、奉承他时，他就会变得极乖庚。

对待这个人，最适宜的莫过于偶然地安排一个充满着友情的

真挚和深的粗暴的玩笑。处在这种温暖的气氛里，他便会短

促地显露出他的已经被埋葬的另一面，— 就像他在这世界

上也需要一个家，也有领略家庭的爱情的温和的心似的，他

安详地霎着变黑的晶莹的眼睛，浮上稀有的天真的微笑，从

简包里摸出最末一块钱。

    对于饥饿的郭素娥，他是带着他的全部的狠毒走近去

的;对于女人的命运，在起初，他是漠不关心的。他没有要

知道这个女人在想些什么的愿望，更没有要和这个女人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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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久的关系的愿望，但在今天，在这个骚乱的夜里，女人

}}了自己，iii }}_强有力的使他承认这}露的真诚，使他承

认，}I"'}}两个人的生}}境遇怎样不「'I，她是他的道得同情的

敌手。

    、}今他的强'}l_的厚肩卜萦绕若从发弓房的窗洞口飘来的烟

条一仃的}I-光，}句坡路下面慢慢地踱走的时候，这个印象突

}r}:鲜明地强烈了起来、他猛烈地吸着烟，存烟雾的灰蓝色的

旋ir}} !}'，用一种险怒的力把披在额卜的一簇硬发掷到脑后

去.在突出的额下，他的眼睛严厉地皱起。

    “这倒是一个女人，他妈的状}..

    _个矿_【一摇着绿荧荧的矿灯迎着他走来。他们疲乏地寒

冷地伽楼若，用一种卷舌头的声音微弱地说话。纸烟在嘴唇

L昂奋地k}烧肴，从他们的污黑的肩1几向后面飘着一条长长

的朦胧的烟带_ 当他们越过张振山，渺小的被吞没在卸

煤台后面的时候，煤场上和下面的坡路上就呈显出深夜的寂

宽，除厂由矿洞}a传来的煤车的隆隆的单调的震响以外，再

没有别的声音，而且再见不到 个土灵了。远处，在山峡的

正中，从1J}静地躺在月光下的密集的厂房里，机电厂的窗玻

璃独自骄傲地辉耀着，更远处，在对面的约莫相距电机房 -

甲路的山坡_L下，则闪耀着星一般的灯火 坡上的工少、宿

舍，坡卜的办书处，米库、洗衣坊，}} 队营房，都在用它

们的微吨的窗户窥视着月光照耀着淡绿色的雾的潮}}的氰盆

的山野，和月亮在自色而透明的L;的湖沼里浮泛，星星在薄

纱似的云片}.碎余r似的闪烁着的高空。

    张振山在给矿工让路，停在石堆旁眺望了一卜整个的厂

区之后，又开始沉思似地向前走、他走得笨重而缓慢，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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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嘴唇上和手指间不停地燃烧着，现在已到了第三支

了。在跨越铁路之前，他停在一个王堆上，伸开手臂，长长

地吁了一口气。

    从女人那里带来的印象现在淡薄下去，或者正确点说，

沉落下去了。这主要的是因为，在深夜的独步里，他获得了

一种坚强而严冷的情感。从这种情感，他感到自己正在胜利

地凶暴地扩张了开来，没有丝毫的畏惧和惶惑，把整个的矿

厂握在毒辣的掌中。

    “我不蠢，我们有多少人甲”他在索索的寒风里张开了他

的大手掌。

    但在越过铁路，向机电工人的宿舍走去的时候，他就沉

在另一样的心情里去了。

    “我这个人也有些好的地方吗?— 这样问她，糊涂，”

他站住，擦燃火柴开始点第四支香烟，然后把揉皱的纸盒摔

去。“她说得出来吗?· 总之，我干得对，我有我的理智，

我恨这些畜生，恨得错吗?你会杀人，我不会吗?好，”他

把步子加大起来。“我就是我自己，— 不懂手段，也不懂

策略，伍扭泥妮 ·

    从右侧，有一个骚乱的尖声喊他。他突然从疾走站住。

    “你怎么，不到天亮就回来了。乖乖，商得好吧 ”杨

福成耸着肩膀，激烈地喷着酒气，用一种狂喜的声调嚷《)

  “‘杨福成，”张振山阴郁地喊〔

    杨福成伸出厚而尖的舌头，做了一个怪相，随即也占怪

地阴沉起来了。

    “你到哪里去的?”好一会儿以后，张振山问。

    显然的，杨福成的阴沉只n一种表面的凝结，因为他}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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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就忘记一切，尖声地叫起来r、

    “老子在小五那电抽 局 都输了，妹户养的识牌呀甲”

    + poi }1合，”张振I I1'kC1促fly笑。

    杨福成有着易于吊奋的倾向，而几，用俗话说。是一个

忆心眼的人。在平常的时候，他也显出恰当的老成，但一轮

到他说话，他就仿佛变成一个十六岁的少年-f>。他哮喘，在

i笋眼「卜间急促地吸气，以致有时候把话1}'吸到喉咙里去，又

用一种闷窒的怪声弹拨出来。他时常 一连串地贪婪地说，即

使乱说几个虚丫，也小愿}- }r自己的话中断，随后便李}}地

人0}}起来，使人家难以明自他究竟说」”些下{么、现在，,LX他

和张振山 道爬_l:升到布舍大的 {坡的时似，他疲劳地、咐

败坏的声}<}}唱起忧伤的歌来、但刚刚唱了两句，他就使力地

跳了一卜，先做出一种秘密的神情，然后向张振山问。

    “你那个家伙如何”’

    “还不是两条腿的 ”

    “唉.你知j直，魏海清在}}r妙 ’

    “魏海清是谁},�
    “{一本股的呀1本地人、死了老婆， 那是 个狗种。

他}'C }我i y,} ,”石」‘弓长振山 眼之后，他又迅速地接着说，用

  种张扬的语势 ,仿佛那个叫做魏海漪的真跟他说过 一样:

�J长振山乍人之妻，乍少\之妻” ’他用}-在灰尘似的月

光甲绕 厂 个人I};l旧，随九1义川臂肘在腰 卜缩 - -缩裤 广

}, a,},月}子饿佗裤}+松 你，你，你这有种的老儿，说请

小弟喝 杯的呀，”

    “王见t}不1y!”

    "-i什么?”

        t}



    “没有钱。”张振山突然暴厉地睁了一下眼睛。“你，今

天喝过 了甲”

    “那是我自己的事。我活犷̀ : f- }:,活得衣破无人补。

尤味呀，”他在无心地大声说出这句话来之后，便变得苦恼，

停顿了下来，用于在发胀的脸颊上摩擦着，说以下的话的时

候，他的,}调沉落，充沛着真实的酸凉。“没有女人看上我

的、我了小做f了日梦。我养活人吗?看我这副样子，人家肯

嫁我吗‘’找是做工的人，最苦的人。要是当职员就好r，有

米贴，有好房子，嗬，你看呀，那一幢房子1+e

    “股东老板住的。”

    “不错。”他的尖愕咀嚼着。他的手依然指着那远远的一

栋掩藏在茂密的树丛里的楼房;这楼房左侧的两个遮着绿窗

帘的窗户温暖的亮着。最后，他把指着的手指习惯地向上一

抛，继续感啃地小声说:“做工没来头。有时候晚上也自由

自在，但

    “你想吃火腿吗?”在宿舍的竹篱前，张振山停住，坚硬

地间。

    “唉，不想吃?”

    张振山邪恶地凝视着遥远的绿窗户，仿佛那里面的秘密

的养生和贪欲很诱惑他似的。

    “看吧。我明天就请你吃!要住那一间房吗?”(绿窗户

的灯光存树枝后熄灭了。)“容易得很，好，它藏起来了1你

要吃鸡子;你要 一个女人1你要 梳两个辫子的，进过大

学的!”

    杨福成缩着身体。ax个人的冷静的骄傲的狂言使他惊

悼。他呆看着他，不知道怎样做才好r;但最后，他终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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